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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七岁那年的五枚硬币》作者巩高峰先后以孩子和巩高峰两个名字发表小说。
用笔名孩子的时候，小说所呈现的几乎都是关于童年和乡村的世界。
在“孩子”和世界一点一点密切接触的时候，世界显得迷离而特别，温暖而惆怅。
当用本名巩高峰的时候，作者在小说里明确地清晰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从乡村走进城市的年轻人。
从此，他的小说开始真实而有力量起来——初涉城市的迷茫、晦涩和小喜悦，接触新鲜环境的懵懂、
胆怯和小坚强，细细读来，纤毫毕现。
如今，个体的生命正日渐接受着时代和环境的嬗变所带来的考验。
而《青少年素质读本·中国小小说50强：十七岁那年的五枚硬币》正是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履历的最初
阶段，小说中点点滴滴透视的是一个生动的希望：经历的温暖而震撼，语言的奇特而绚丽，题材的敏
感而深入，随着灵性精湛的行文语言和平缓渐进的叙述，一个特别的世界随着文字渐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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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巩高峰，笔名孩子。
《青年文摘·彩版》编辑。
2004年起写作，以短篇小说和小小说为主。
迄今在《当代小说》《布老虎青年文学》《百花园》等刊发表小说30余万字。
有小说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刊选载。
连续三年获全国微型小说大奖赛年度奖。
连续三年获《百花园》杂志年度原创作品奖。
小说入选各年度选本。
《小鬼塘里的绣花鞋》获2008年第六届全国小小说年度评选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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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十七岁那年的五枚硬币坐在街边抽烟天涯共此时冬雨兜头二十岁的年轮长在夏天第一场胜利水像鸟一
样飞手机也叫手提垃圾箱省下三百块钱补丁六点钟准时响起的电话除了司机快餐店里的演出门等待那
只手步话机、长发、树枝和爱情在洗衣机里钓鱼请妈妈吃顿便饭父亲的怀抱一只不符合审美标准的猫
香蕉也叫Banana雪途用咳嗽来思念用铭记来忘却父亲的黑鱼姊妹花鱼弟兄七岁那年洗了一次手少年的
唾沫恰同学少年丢　了小村邮递员伤心的端午眼泪之谜一种美味小鬼塘里的绣花鞋手艺人石油就要进
村搭伙干村长听完了一个故事怎样得到一头好牛余八指兄弟的账本寻　找“回乡豆”堕落成为优秀生
宝物村里来了个洋教师疯子长毛叛逆第十三下课传说最愚蠢的头发新兵于是理想国一条狗的兴衰史适
应人人说我乌鸦嘴请说好普通话大哥是绿林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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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七岁那年的五枚硬币　　十七岁那年的春夏之交，我抱着两条烟一箱酒从镇上派出所办了个十
八岁的身份证，花掉母亲含泪卖的那个半大小猪的钱到了上海，用低声下气的哀求让老乡把我带进了
一个家具厂，当油漆学徒工。
　　上班的第三个月的第四天，我坐公交车去看我们车间主任。
我们车间主任病了。
不，应该叫伤了。
反正是住院了，在离工厂二十七个公交车站以外的市立医院。
大家伙都去看望了，就剩我一个没去。
因为我从来没到过市里，他们仔细给我数回来了站名。
于是我有些慌张，俗话说万事赶早不赶晚，主任平时对我就不太满意，这下可好，弄了个倒数第一。
没办法，这个月我连白班，天没亮上班天黑了下班，总不能半夜三更的去吧。
于是我决定买个体面一点的水果篮，希望可以将功补过。
可是水果篮的价钱超出我的预计不止一倍，所以坐上公交车后，心疼的感觉开始翻江倒海起来。
两个月的加班费啊，就换来这么个拳头大的破水果篮。
于是，我给我的这个决定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割肉计划。
　　做好了自己的思想工作，我排查了全身，还剩下五个硬币，它们在我最习惯放钱的兜里沉甸甸地
坠着。
拍了拍它们，听到了叮啷啷的响声，我塌实了，这才注意到公交车上的人都躲着我。
我知道是我身上的油漆味引起的，这没办法，车间里一班下来就是十八个小时，别说身上了，就连头
发丛、眼睫毛、皮肤的褶皱里全都是油漆味。
我们车间最有文化的工友说，这叫每个毛孔都冒着油漆的清香。
　　要说主任其实也没什么大伤，就是让机子绞掉个指甲盖。
这种伤要是放我们身上，顶多也就是给个轮休，可在主任那儿却要住院。
也许主任伤的是手，想检查的是自己的威信吧，反正一个车间大几十号人，很快就纷纷扰扰地割裂成
很多块，倒两班公交车去看他。
　　不过医院比我们车间可好多了，清新凉爽，还有点小风，连护士走路带起的裙角都散发着甘甜的
苏打水味。
找到主任病房的时候，主任正跟一个漂亮的护士闲聊。
见一个水果篮进去了，主任连忙躺下了，脸上挂出久病不愈的表情。
主任显然没对水果篮有什么特别的惊喜，因为床头的柜子上已经堆了小山一样的礼品，我知道，我的
割肉计划失败了。
　　站在主任床边，我半生不熟地说着些问候，主任恍惚着要睡着了。
还没出医院大门，我便在心里盘算起五个硬币的用法来，斟酌着怎么使用才能尽量地优化。
我喜欢吃拉面，每次到市里都要吃一碗兰州拉面，这是我最任性最奢侈的习惯。
兰州拉面三块钱一碗，剩下两块钱正好够坐车。
这么一算，回到厂里我正好一清二白。
　　拉面店在市里不好找，好容易有了一家，服务态度却极差。
我叫了四声服务员，才从里间出来一个穿着黑黄的白大褂的壮小伙。
我要了拉面，那人懒得搭理似的又回去了，半天也不露面。
我急了，就是马上回去我也只能睡五个小时，之后就是白转夜的二十四小时连班，让他们这么一耽误
，我别睡觉了。
　　拉面终于上来了，我把起火的心思往回收。
可第一口我就吃出了不对味，拉面味道不纯，绝对不是正宗的兰州拉面。
可筷子一挑漂出个荷包蛋，把我的不快压了下去。
心满意足之后，我抹了嘴刚要喊付帐，那壮小伙就极快地闪到桌前，礼貌地说，先生，一共四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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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瞪了瞪眼，怀疑道，我从来没吃过四块钱的拉面。
那壮小伙有点不耐烦，边收拾碗筷边说：拉面是三块钱，里面不是有个荷包蛋嘛。
　　我没办法多话，眼睁睁看着他从我手心里一个一个捏走了四个硬币。
剩最后一个硬币了，我握在手里晃悠半天，晃出一层汗珠来，硬币就委屈地含泪瞅我。
坐一班车后离厂里还有十九站，走到天亮怕是也到不了。
打的回去再给钱？
那要多少钱啊，还不如杀了我呢。
最后，我想出一个折中的主意，打电话叫工友接我，以前他们这样干过，划算一些。
想定，我一扭头就见到一个投币电话机静静地杵在不远处，像是在专门等我似的。
　　投了币按了号码，里面静了半天，才很不耐烦地传出嘟嘟嘟嘟的声音。
完了，吃币了。
我突然间傻了一样，觉得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四面都是沼泽的荒岛上，茫然无助。
好半天，愤怒才回到身上，我毫无选择地狠狠给了电话机一拳。
行人的诧异和拳头上钻心的反作用力让我不得不弯下腰，掩饰我的羞怯和痛楚。
　　叮啷啷。
清脆的声音超出了我的疼痛。
我诧异地四顾了一下，大脑让思维指挥眼睛从天空转向了电话机。
在出币口那儿，堆了五枚硬币。
　　没错，是五个，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五枚硬币，崭新崭新的。
　　坐在街边抽烟　　十六岁那年的夏天，我和小利就喜欢坐在这条街边。
厂里发的衬衫不透汗，我们习惯把上衣的纽扣解开三颗，让风吹到怀里。
然后，小利或者我，忸怩地推让一番，一个人掏出皱巴巴的烟盒。
我们俩笨拙地一个擦火柴，一个用双手捂成括号，挡着风把烟点了。
夏天的傍晚，从工厂那炉子似的车间里出来，我和小利总坐在这条街边的青石台阶上抽烟。
倒也不为别的，街对面是家很有名气的谭鱼头火锅，靠街的一面是窗户。
我们看不到火锅里的真材实料，但是我们知道，能进这种饭店里吃饭喝酒的，肯定不是我们这样的人
。
　　让目光在空中弯来绕去之后也看不到谭鱼头火锅到底是不是名符其实，我和小利有些塌实的失望
，只好坐下，继续抽烟。
傍晚的阳光通过谭鱼头的窗户反射到地面上，没了力道，很软弱。
我们就把它压在屁股底下，相当于垫张报纸，点着第二根烟。
一般情况下，我和小利没什么话说，从小光屁股时就在一起，能说的该说的早就说很多遍了。
我们用三根烟等待着晚上的加班时间，在三根烟的空当里，我们除了羡慕那些呼朋唤友的人一拨一拨
代替我们去验证谭鱼头火锅的真假外，多数时间就看着手里的烟头一点一点地变短。
在烟离开嘴的时间里，我们总要把烟缩在手掌里，似乎不想让别人看到。
　　偶尔的，我和小利也会没话找话地扯几句，比如我们故意躲在厕所里抽烟被老师发现开除我们，
比如我们小时候吵架的原因不过是你多吃了我家一顿饭我少吃了你家一样菜。
其实很多事过去就过去了，我们应该任由它留在那儿，慢慢淡出我们的记忆。
我们的大脑应该用来想着怎么能多加一些班，多挣一些钱，以后好娶个象样的媳妇儿，生个比别人家
健壮而好看的娃娃。
但是三根烟的时间有时确实很长，甚至漫长，漫长到我们必须把小时候的一些事搅和起来，说三道四
。
然后，一不留神让烟把我们呛出眼泪来。
　　那条街留给我们的印象，除了阳光下的谭鱼头和一长条一长条的青石阶，就是我们并不喜欢却一
直在迷恋的烟雾，还有弥漫在街道上空的车间里的胶水味。
后来，我和小利在那条街上呆了很久，从送水工到水店老板。
我们俩还极力攻关过那家一直常盛不衰的谭鱼头火锅店，希望他们能用我们那间小店的纯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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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嫌我们的档次不够，我和小利以小老板的身份轮番上阵都不行。
　　之后，我们的生意不咸不淡，但是比起当初在车间里等着加班熬夜当然是好得多。
甚至，我们可以去对面的酒店里坐着，俯瞰这条旧旧窄窄的小街。
　　当然，谭鱼头终于还是走了，换了一家，还是火锅店。
临街的窗户和墙全部打掉，装上一水的玻璃墙。
坐在里面能把街上的烟头看得一清二楚。
当然，街上行走的人一抬头，我们就透明地坐在他们斜上方，有些为富不仁似的在喝酒吃火锅。
　　我们的水店发不了财，也饿不着人。
不过我和小利倒真讨着了家乡最出色的姑娘做了媳妇，还各自生了白白胖胖招人喜爱的儿子和闺女。
在两个年轻的媳妇坐在店里当老板娘的傍晚，我和小利就爱去火锅店里坐着。
我们竭力学着那个年轻的夏天我们所想象的一切，比如，认真地检查着火锅是不是货真价实，动作夸
张地碰杯，把酒一口一口干掉。
醉意袭来时，我们还是会没话找话说，但是十六岁之前的记忆再怎么搅和也想不起什么来了，倒是十
六岁那年傍晚的三根扭扭捏捏的烟让我们唏嘘不已。
　　同样的傍晚，我们闲坐着，说些不痛不痒的关于幸福的话题。
　　说了几句，碰了几杯扎啤，没了兴致。
似乎商量好的，我们俩把手插在裤兜里，踱到街对面。
青石台阶还在，但是台阶上不再是低矮的窝棚出租房，而是一家商场，生意兴隆。
所以，青石台阶早没了本色，上面都是脚印。
　　我和小利对望了一眼，有些犹豫，想坐下。
感觉到旁边有人好奇地看我们，是的，两个衣装整齐干净的大男人，坐在人来人往中，毛病。
　　小利多余地用嘴吹了吹台阶，似乎想把那些脚印吹走。
我笑了，一屁股坐塌实了，仰头看对面火锅店的玻璃。
不知是醉眼朦胧还是阳光撞到玻璃就散了，世界一片金黄。
　　小利捅了捅我，我扭头，小利递了根烟给我，示意我往左边看。
是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面对着人流的熙来攘往，他们伸直双腿，晃着身子，屁股下垫着广告传单。
他们用火机旁若无人地点烟，吞云吐雾。
恍惚的，就是十六岁的我和小利。
当然，很明显不是。
他们染着头发，好像是黄色的，又似乎是棕色的，傍晚的阳光照着，不确切。
他们还穿着肥大得出奇的衣服，他们不用解扣子，风在里面鼓鼓囊囊地走。
　　他们就在我们的左后方，近到能闻到烟丝的味道。
似乎注意到我和小利一直在看他们，两个小家伙龇牙笑了，扬了扬手里的火机，示意我们，你们是不
是忘了带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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